
暑假，去一老同学家玩。聊

得兴起，居然忘了时间。恰好同

学的老公孩子都外出旅游，便在

她家留宿。

第二天，约好一起去爬山。

天蒙蒙亮，同学从包里随便抽了

几张纸币，带上钥匙就出发了。

等到爬山完毕，肚子饿得咕

咕叫时，才想起早餐还没吃。赶

紧到山脚下找一小店解决早餐。

坐定，点好排骨面。同学掏出口

袋里的钱，打算先付帐。仔细一

看，惊叫：天啊，怎么只有 14 块

钱！引得其他客人纷纷投来注目

礼。

排骨面是吃不起了，可面条

都已经下锅，赶紧改成鸡蛋面

吧。心里盘算一下：鸡蛋面 5 元

一碗，剩4 元刚好乘公交车，一切

ok!

没想到，吃完结账：12 元。

晕！什么时候鸡蛋面涨价了，看

来城里和乡下就是不一样啊！

怎么办？回不去了。手机又

没有带，顷刻间觉得手足无措，不

知道如何是好。还是同学心态

好：没事！先走吧，有一次我身边

也只有 1 块钱，在路上刚好捡到

一块硬币，就坐公交车回家了，我

们低头找找看，也许也能找到呢！

于是，路上就多了两个只顾

低头看路的人，不知道的还以为

我们丢失了什么金银珠宝呢！

走了一会儿，一无所获。觉

得太阳越发的猛烈了，只照得汗

流浃背，气喘吁吁。再坚持一下，

还是不见硬币的影子。算了，还

是放弃吧。真正体会到了“一分

钱难倒英雄汉”是一种什么滋味。

咋办？打车呗，到了再给钱

不也一样吗？好！两人一拍即

合。拦下一辆出租，到了同学的

小区门口，我作为人质坐在车上，

同学飞奔下去到保安那里借钱

（同学家住高层，上去下来太费时

间）。谁知俩保安是新来的，死活

说不认识，并说身边确实没有

钱。只好乖乖乘电梯上去拿钱。

一来二去，时间就变得老长。司

机大哥早已一脸的不耐烦，我只

好左一句“对不起”又一句“抱

歉”。噼里啪啦讲了一阵，总算看

到同学的身影，我也终于可以下

车，不禁长嘘了一口气。

下了车，我们相视一笑，心里

暗道：真是两朵奇葩！

那天，我们从法国出

发，去周边几个国家游玩。

旅游车过来接我们时，车上

下来一个黑人妇女，又黑又

胖，全身披金戴银，腿上裹

着护膝。导游悄悄告诉我们

说她是司机的老婆，可是他

们年龄相差很大，我们凭直

觉断定她不会是司机的老

婆，应该是情人。听了我们

的议论，导游不可置否一笑

了之。

不知是这黑人相貌难

看，还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

对相好之类角色的排斥，抑

或二者兼而有之吧，一路上

我们都没怎么理她。几位男

士也开玩笑说，这么丑的女

人真够倒胃口，这一表人才

的司机同志怎么会看上她的

呢？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广

场，她朝我友好一笑，问我会

不会讲英语，我说不会，她有

点失望。这时，一位会英语

的团友来了，她显得很高兴，

终于找到可以说话的人了。

第二天，我们去荷兰，行程安

排比较紧，大家都感觉有点

累，可她一直气喘吁吁却风

风火火，尤其是逛阿姆斯特

丹红灯区，她拄着拐杖拖着

受伤的腿脚不甘落后，我们

私下里说她像个贪玩的孩

子。

她坐在离司机最近的第一

排座位，每次下车时，她都坐着

一直微笑着等我们先下，上车时

她又是脸带微笑主动跟我们打

招呼，她总是自然谦和地接近我

们，每当她开心地露出整齐雪白

的牙齿时，我不认为她长得难

看了，有时甚至觉得她挺有味

道的。在去德国的车上，她还

深情款款地为大家唱歌，虽然

一句也听不懂，但我们都能感

受得到她的热情与友善。

结束这段旅程回到法国

临分别时，我提出跟她合影，

她连声“OK”，笑得合不拢

嘴。然后她走上车，站在车

厢里，隔着玻璃，不停地向我

们挥手道别。车子开出很远

了，她依然站着，微笑着，我

们都说这黑人越看越美了。

至此，她是司机的什么人已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她

身上感受到了微笑是最美的

语言。

黑人“美女”
■金 洁

这是一个遥远的故事。

上世纪 50 年代，一个年轻人

酷爱创作，写了一篇小说，投寄给

许多报刊，结果大失所望，不是石

沉大海就是“完璧归赵”。年轻人

一怒之下，突发奇想：把自己的大

名换成当时炙手可热的大作家赵

树理，稿子一字未改，投寄某刊

物。

很快，“大作”刊登了。不仅刊

登了，而且还发在卷首,加上编者按

语。编辑部受宠若惊，衷心感谢赵

大作家为小刊物赐稿。样刊和丰

厚的稿酬很快寄到赵树理手上。

他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大众

化的风格，很有影响。

赵大作家一头雾水：我什么

时候给这家刊物寄过稿子？我

什么时候写过这篇小说？他仔

细阅读了这篇冒名的烂稿，气不

打一处来，立即严厉地把编辑部

大骂一通：你们有没有水平？有

没有脑子？这么一篇冒名的烂

稿，你们也会相信是赵树理的新

作？

于是乎，查到了“肇事者”。冒

名的年轻人向赵大作家和编辑部

赔礼道歉，编辑部让当地有关部门

对其严加管教。年轻人反倒因此

出名了，最倒霉的应该是编辑部

了，一方面要向赵大作家深刻检

讨，一方面要向广大读者鞠躬致

歉，并宣布刊物收回，当然，不可能

真的都能收回。

冒名事件透露了某些编辑发

稿的奥秘：名作家的稿子，不管好

赖都发；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不管多

努力都难登大雅之堂。记得《人民

文学》一编辑曾经说过，全国寄过

来的稿件多得不得了，怎么看得过

来？一般只看一下作者名字，该留

的留下，其它每天2麻袋拉出去烧

了。有多少作者还在苦苦等待消

息，其实稿子早送到垃圾场化作灰

烬了。

因此，有些人就投机取巧，挖

空心思盗用成名作家的笔名，真真

假假、虚虚实实，果然给自己捞到

不少好处，却给别人带来莫大的烦

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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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朵奇葩
■周微燕

助人为快
■林 峰

前一段时间，感觉背部

像压着大石头似的难受。去

中医院拍片、检查，医生诊断

为颈椎突出伴有骨刺增生，

建议去按摩、推拿。

夏天的晚上，我穿着 T

恤、短裤，带着医疗卡和手

机，轻装来到中医院，推拿医

生叫我先去楼下的收费处开

单。收费处的人员把单子开

出后，说：“要收费四元。”“不

是从卡里扣吗？怎么还要

钱？”又重复地问了一下收费

处的人员。被很明确的告

知，必须要收四元。

尴尬！我可是口袋里一

分钱也没有啊。回家拿钱，路

途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

至少要出一身的臭汗。这时

排在我身后的一位大姐说：

“这钱我来替他付吧。”我转

身一看，不认识。“这怎么好

意思。”我蠕蠕地说。“没事，

只有这几块钱。”听着这声

音，咋这么悦耳呢？！

某日和老婆一起去大润

发购生活日用品。在二楼的

手推车集放处，看到比我们

先到的一对小夫妻正在为没

有带硬币而拿不出手推车犯

愁（大润发的手推车要先放

进硬币，才能断开连接的铁

链，还回去，锁住铁链再退回

硬币）。我“慷慨”地拿出一

元钱，递给他们。他们好像

不相信这事是真的，连连说：

“到时还你钱。”我微微一笑。

原来这样做，也能获得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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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名之事
■张鹤鸣

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后，

还得要找一份新的工作。看

到有个教育培训机构在招聘

老师，想想自己在这方面还

是有一定经验的，于是欣然

前去应聘。

应聘过程也复杂，只在

学生面前讲一堂课，这对我

来说，也可谓是轻车熟路。

讲课的过程中，对知识的传

授，对学生能力的提升，以及

灵活驾驭课堂能力，我自认

为表现都很不错。于是，在

应聘过程结束后，便有了点

沾沾自喜。回到家中，我兴

冲冲地告诉老婆，说这次应

聘真是爽，九成是可以应聘

上的。

老婆一笑，说：“何以见

得呢？”

我喜形于色地对老婆

说，负责招聘的老师称我能

随堂应变，能充分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能营造出一个轻

松活泼的课堂氛围。他对我

的驾驭课堂能力以及个人的

业务水平也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说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难得的老师，并说很快会打

电话联系我的。

老婆问我：“招聘老师就

没有说其他的话么？”

“有。”我对老婆说，招聘

老师还告诉我，有两个女人

来应聘过，这两个女人课讲

得也不错，但看起来像大妈，

没有招录。另外，还有一个

年纪较大的男人，业务能力

也很强，只是，在穿着方面有

些土，像一个乡下人，也没有

录用他……

老婆淡淡一笑，在我还

没说完时，她就打断我的话：

“瞧你今天穿这身着装去应

聘，完全是像去打扫家庭卫

生的钟点工。我看，你不是

九成能够应聘上，而是招聘

老师九成不会要你上。”

着装取人
■胡新华


